
蒲 公 英

楔子

在地球的这一隅，也是随时在发生着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你知道吗？

那儿，正和我们所住的地方一样，白天晒照着温和的太阳，夜间幽美的闪现着星星和月亮。

嘘——嘘，一阵风吹过了，树叶在摇头。唿——嚓，惊起了一只班鸠，是青猴扳下了一桠树

枝。也有溪流，也有石崖，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人类。

这些猴子们，雀儿们，大树和小草，千万年来在一起过活，就不发生一些故事吗？历史

学家从来不写牠们，小说家也容易忘掉牠们，可是实际上在每一分钟里，牠们都在作着一些

事体：或者谋饮食，或者游戏，或者恋爱，或者为牠们的种族奋斗。

蒲公老人

在那儿，年岁最大的要算蒲公英了。非但他的岁数大，而且就是小蒲公英一生下来，也

已经是满头白发，天然一副老态龙钟的相貌不由人不望而起敬。蒲公英的岁数，没有人知道，

因为没有人比他岁数更大。据他自己宣称，自从地球面上门凉冷凝固下来的时候起，他已经

降生了。他有长生术，从不会死，只要在严冬时节休眠一会儿就够了。

蒲公英的岁数虽然大，然而身材却矮小非凡。他一岁还只有四寸高。他自己说这是养

生之术，因为拼命的把自己扩张天去总是太费力太危险。不看见那些暴发户的杨树吗？一年

长五尺，三年长一丈，十年长到四五丈，终于长空了心子呼——呼，一阵大风，倒了。还有

那些向日葵呢？一有了生命，就拼着命往高里长，三个月就长成一棵小树似的，可是一旦使

完了精力，逢到秋风一起，马上就命归黄泉了。

所以蒲公英的摄生术，就在于“不要生活得太勇敢”。

蒲公英的叶子又瘦又长，而且显出破烂不堪的形状，为的是叫人知道他是穷汉，免受

强暴者的觊觎，又能表示一种“清高”。五月是他最爱装束的日子，然而他也只敢开一簇黄

色的花，聚成一团，人家看去就跟一朵花似的。花一过，他就装老了：披上满头白发，鸟儿

不想吃他，虫儿不敢害他。

冬天完的时候，太阳慢慢的有了劲儿，晒着满山的枯树枝痒痒的。泥上化冻了，水气

在地底下吱吱的轻微鸣叫。黄土潮润起来，新出洞的狗熊一踩上去就是一大块脚印。橡树林

里一片静，干干净净的枝条，一张叶子也没有，太阳一直能照到树脚，林地上映出了一条条

的黑影。嚓，突然飞过一只山麻雀，歇在枝头。才站稳脚，又被这初春的好天气兴奋起来，

惊奇似的向四围瞧了两眼，嗖的一下又展翅飞了。

呼——呼，北风又起了，冷得橡树们直抖嗦，各种植物的种子都被水份涨得饱饱地要

想抽芽了，可是谁都怕春来，不敢钻出头来。狗熊在岩洞里蛰伏了一整个冬天，天天舐他的

前脚掌，到现在已经饿慌了，只得硬顶着寒风爬出洞来找点东西充饥，他没精打采地在树林

里转来转去，一把一把来翻搅着橡实，又厌烦的扔开。原来地下的橡实不是虫蛀便是霉烂，

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好的来。他又好容易找到了一个蜂窝，然而蜂蜜早已告馨了，光剩下了

一群饿蜂在嗡嗡地爬叫。他有点燥闹，一掌将蜂窝打个稀烂。抬头望望树枝，一点绿信还没

有。他抓抓鼻子，长叹一口气，他盼望春天快来，樱桃快熟，刺莓快红，山鸡快下蛋。可是

时候太早，山上一点绿色的东西都没有，他只得懒洋洋地踱回岩洞去再熬几天饿。然而在回

去的途上，他却发见岩脚下有一棵蒲公英，已发出两张绿叶来了。这不禁使他惊讶，而且自

信，春天是快要来临了。

蒲公英恰巧住在一块大崖的脚下，冬天的狂风虽然刮倒了四丈高的老柏，可是始终没

伤害他半分。旁的花草还缩头埋在土中的时候，他已能利用他避风向阳的地势，欣然伸开胳

膊来哺太阳了。他每年都比大家出现得早，都比大家先得到阳光的抚爱。谁都羡慕他占的地



位好，可是谁都没有去抢他的地位。大树们嫌那儿是一条石隙，将来无从扩展，小草儿们素

来畏惧他尊他为博学多识的老先生，更不敢去侵惹他。于是多少年来，他都安然地享有着这

片温暖的地面，过着比旁人都要容易的生活——春天先发叶，冬天后凋零。

他抬头望望橡树们的枯枝，又瞧瞧地下茅草们死黄的样子，不禁欣然自得起来。他在

身上披一件白毛衣，挡一挡这令人打噤的春寒，他又用粗壮的多年才宿根，拼命的吸取水份

往叶面运输。因为他知道一个礼拜以后，天气一热，街坊们全苏醒过来，水份势必不够分配。

果然不出几天紫罗兰和诸葛菜都在土面上露出了绿芽。她们都是刚出生的小娃娃，两

片子叶又娇又嫩，在寒风中合作在一起不敢打开。

“娃娃们，出来玩儿呀，别老捧着脸！”蒲公英找不到街坊攀谈已经有好几天了，看见

这些小娃娃们钻出土来，不禁从心底里这样狂叫出来。

新出世的紫罗兰突然听到了这样一声巨大而沙哑的叫声，直骇得想再缩回到地底下去，

诸葛菜究竟要胆大些，她回过脸来一瞧，见是一棵衣衫褴褛的蒲公英在那里招呼，嚷。她重

来就非常乖巧，就很尊敬的请了一个安，说：

“老爹爹，您早！”

蒲公英一想，这娃娃嘴老，倒要朦他一朦，别让她大起来胡撒娇——料她一年生的小

娃，认不透这玄奥。

“你早，你勤快。好娃娃，好好做人，总要对得起你妈！”他突如其来的装出一副悲梗

的喉咙说。

“哟，老爹爹！我的妈在哪儿呢？你知道她吗？”小诸葛菜马上着急起来。

“唉！”蒲公英长吁一声，象是不胜去回忆一件悲痛的过去似的。“小诸葛儿，你不要

悲伤。你的妈妈在去年经不起冬风的摧虐，已经黄了。”

“什么是‘黄了’呢？”

“死了！”

小诸葛体嗜到了生命中第一次的悲哀；她忽然的知道了自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幼

稚的心灵中立刻充满了十分的惶懼，睁大眼望了一望这位说话的老头儿，竟号啕大哭起来了。

“不要哭，”蒲公英装出很慈仁的样子说。“你妈妈怎样熬得过这阵冬风呢？许多年青

的女人和男人都一起黄过去了，谁也脱不了这灾难。你妈妈知道自己要黄了，赶紧把你们姊

妹们扔出怀抱，埋藏在土底下。她再三地恳求我，让我好好的照顾你，让你成长。”

小诸葛菜只是掩着脸哭泣，也不知道怎样去回答才好。

“不要哭，小诸葛儿，她临到要黄之前还再三的哀恳我，让我做你们的保护人。我就

看守了你们一个冬天，喂你们水，替你们盖上被窝，一直到今天看见你们出来了。看见你们

出来，我是多末安慰啊，多末替你妈妈庆幸啊！”

蒲公英说的时候是如此的慈祥，如此的表示负责，使小诸葛不由得不把悲伤的心平静

下来，而且发生了一个只有小娃娃们才问得出来的疑问。她挂着眼泪说：

“老爹爹，但是你怎么不黄呢？”

这使蒲公英吃了一惊。他本想照实跟她说自己是属于多年生的一类的。可是那样的回

答一则是小诸葛还听不懂，二则是不应该向如此的一个小姑娘显露自己较高贵的身份，所以

他只扳起老脸说：“我是不会黄的。”

小诸葛也不敢再往下问了，只是悄悄地把这事告诉了小紫罗兰。

从此他们二人便十分敬重蒲公英，喊他做爹做爷，和儿女一样。

不几天，诸葛菜和紫罗兰都长大了，她们都开紫堇色的花，铺满了地面。紫罗兰巧纤

弱，不过二三寸高，只开两三朵花，可是极讨人怜爱。诸葛菜长得稍微高些，显得有点粗拙，

可是充满了青春的娇艳。她头上插满了花儿，四瓣四瓣的，招摇尽了才出巢的蜜蜂儿们。

鸢尾苏醒了，桃花透红了，柳树也露出了嫩绿色的新叶。



山平处有一池水洼，新从冰里融化出来，分外清净。天上的白云，一块跟着一块地到

这儿来照镜子，又慢慢儿地游移开去。微风是如此的温和，它吹醒了任何人的爱情。柳树的

长臂，随着飘摇无定的心，竟大胆的去搭在册桃花的肩上。道貌岸然的老松，直挺挺地站在

一旁，尽是摇头，尽是叹气。

“老伴，看不下眼哟！”蒲公英对松树说。

“啐！无耻！”

然而这时候橡树也发出绿叶来了，而且同时还挂下一串一串的葇荑花序。他们是森林

中最强盛的一族，他们的叶子，大概就足以盖满全山。

嗖——嗖！微风刮来，橡树的大叶子摇晃，林地里黑影抖动起来，小草儿们全害怕了，

紫罗兰直叫起来，她叫蒲公英拯救她，可是蒲公英老人却只跟她说：

“耐心一点吧！叫也无益的！”

然而一天一天的下去，橡树叶慢慢稠密起来，遮住了林地内一切的阳光。紫罗兰，诸

葛菜，和旁的花草们一天感觉到比一天黑暗。日光不足，又冷又饿。

紫罗兰只剩下终天来哭泣了。诸葛菜要安慰她，可是自己的花瓣也一片一片地往地下

掉落。她们想向老爹求助，可是住在林外崖脚下的蒲公英却依然享受着日光的温暖，摇摆自

如，好象不看见她们似的，他不时抬起头来，向橡树的年青歌儿们说几句赞扬的说话，有时

没人理他，他还哈哈大笑解嘲。

然而，一天紫罗兰和诸葛菜的叶子都黄了，她们大家哀号，她们只要求享受一回儿的

日光，可是没人理她们。终于，她们一齐枯萎了。倒在地下，渐渐化为泥土。

茅 草 们

这时天气越来越热了，小粉蝶儿们已经挥着翅膀满天飞，苍蝇和蜜蜂嗡嗡地到处哼。

黄不老孵蛋孵出急来，不时从巢里冲飞出来，直起喉咙嘎嘎的干叫，或是衔住一条青虫在树

枝上乱啄一阵，然而不一回儿，又斜着翅膀飞进巢去蹲着了。

天气虽然又热又干，可是小草儿们却越出越多了。秋海棠，樱草，公子王孙，蒿子，

益母草，商陆，毛莨，野苋菜，以及马齿苋，大戟等都开花的开花，发叶的发叶，忙坏了蜜

蜂和小粉蝶。然而出现得顶多的还要算茅草。他们有最强的生活力，他们的种子一落地就萌

发生根，不管是在乱石堆里或是沃土里。然而他们最需要太阳和水分。

这时所有的草木都在生长，大家拼命地由叶上吸收碳气，由地下运取水分和矿物质，

昼夜忙个不息。橡树林里虽然一天比一天黑暗，不容许一丝阳光投射进来，可是一些小草儿

竟在林底下忍声吞气地生活着。她们有的爬上树去，过着懒洋洋的寄生生活。有的扩大自己

叶子的面积，以便多接受一点由橡叶密缝里漏下的幽微的阳光。然而不论大树和小草，他们

一样知道初夏是个旱季，雨水少，各人得赶快趁早吸取水分，使自己长大到一定的限度。

可是不久恐慌来了，地面上干得灰似的，风都吹得起来，茅草们是最勤快的，他们赶

快把根往地下深处伸，好得到一点水来滋润自己。然而地下已经布满了橡树又长粗的根，早

已不容他们插足了。

茅草们只有忍耐着饥渴，竭力缩狭自己的叶子，免去无谓的蒸发，以维持生命。然而

樱草和商陆却支持不住了，慢慢弯下腰来，黄了。

蒲公英也多少有点恐慌起来，他的多年宿根虽然伸下地去很长，可是地下的水却差不

多让橡树给吸收完了。于是他不得不狡猾地向橡树献计说：

“别向我为边伸根了，大爷们！我这儿尽是大岩石，仔细碰伤了你们。往那边儿伸呀，

往那边儿！那边儿又空，又土松，尽让那些一年活一回的草儿们白占着，也可惜！”



橡树果然听了他的话，往草地方面扩充自己。

当橡树的荫影逐渐移挪过来的时候，小草儿们起了巨大的骚动和恐慌。她们窃窃商议，

她们互相埋怨，可是并没有阻止住橡树的黑阴的侵略，益母草挺身起来向橡树说：“橡大哥！

咱们全要活命！你有太阳晒有水喝就得啦，何必尽把胳膊往我们这儿伸？你伸伸不要紧，可

是我们小草儿们受罪啦！你遮着我们的阳光，我们就得死，我们又不碍着你什么，你何苦一

定要把我们副死？大哥！大家为的活命，你收住一点吧！”

橡树只把他扩大而有波浪形边缘的叶子摇晃，表示他站得高，晒得着太阳。这时在树

荫中生长的秋海棠也把她又圆又亮的叶子摇摆着给茅草和闪母草们看，表示她能够受橡树荫

的荣耀。

小毛莨们也着急了，她匆匆忙忙地去找蒲公英，想他出来说句公道话。

“老爹，你是这儿岁数最大的人了。你替我们说句公道话吧！我们这儿几千几百条生

命，难道还抵不上橡树的一条胳膊？你我都会开金黄色的花儿，可是橡树又会什么呢？他们

白长得老高老大的，白占去这许多的阳光，可是开出花来就象一条毛虫。世界上什么公道全

没有了，会开好看的花的却死了，不会的却活着。”

“是哟！我们开的花都象黄金一般，可是没有人象疼黄金一般的疼我们！橡树们无理，

可是他比我们长的高，我们没奈何他们。五百年前，这儿原来长的是松树林，那时上下大小

谁都快乐。松树比橡树要可爱得多，他们德性很高从来不侵害他人。他们的叶细得和针一般，

阳光可以一直透漏到地面上。那时候，你们的祖先们谋活容易极啦，生在不论哪儿，都有太

阳和雨水。天天大家讲究开花谁美，结实谁甜。可是太平日子不长久，自从橡树来临以后，

他们一天比一天繁盛起来，松树都让挤死了，只声下如今水池国上的这几棵。日子越来越难

过了，林子里是越来越黑暗了，你们祖先们，每年都很悲痛的死去。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

—谁也帮不了谁！小小心心地活下去吧，快点开花，快点结果，自己没有办法，多留下一堆

好子孙吧，好在你们结一次果子就是一大球，后代没有不兴旺的！”

毛莨被这老人说得伤心起来了，呜咽地抽噎着两肩。她哭了半天，又抬起头来问：“我

晒不着太阳哟，我把碳气吸收进去，可是冰冷的机器怎也开不动，你瞧，我的叶色多末苍黄

啊”

“苍黄也得活下去啊！蒲公英老人感叹一般说：“你不看见茅草他们吗？只要不饿死，

他们总要生活，总要结子！”

只有茅草们一句话也不说，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把叶子越缩越狭，用最少的水分来

维持自己。

就在这时候，蚜虫发生了。它们到处乱爬，一遇到幼嫩的枝叶就停留住，把长嘴插进

去，吮吸里面的液汁。小草们本来已经渴得半死了，这末一来，全垂下了头。只有蚂蚁喜欢

这些虫儿，在它们的屁股上舐甜汁吃。

五月的天气了，太阳越来越辣，地面越来越干，只有蒲公英处在优美的地位，开出金

黄的花儿。蜜蜂儿一群一群地聚集拢来，争着吃花蜜，因为其他的草儿都干得边命都活不了。

橡树的叶子，一重又压一重，绿油油地遮满了整个的天。风声在树梢上过去，而树林

里却静悄悄没有多少动静。一串串的葇荑花序毛虫似的落满在地下，枝上已经结了细嫩的小

橡实，外面包满了刺。

一个时候，天上忽然浮起了一片乌云。谁都马上欢喜起来。

可是只见几只饥鹰在半天上打旋转，一滴雨也没有下来。

小毛莨急的快要哭，她见人就问：

“到底会不会下？”

谁也不回答她，为了要省掉她这场失望的哭。

善于储蓄的瓦松和景天们却过着最悠然自得的生活。他们矗立在几乎一点儿泥土都没



有的岩隙中，慢慢儿享受往日贮藏在肥厚的茎叶中的水分。蒲公英最瞧不起他们，叫他们做

吝啬鬼，说他们十天也不舍得喝芝麻那么大一滴水。

景天开花了，终天喜气融融地摇摆着身体。这时候，茅草们都已经枯干得没有神了，

垂头围立在四周羡慕煞人家的得意的样子。景天多少觉得自己是太幸福了。不好意在不幸的

街坊前面显示过分的得意，于是便打破他一向和人不相往还的习惯，好意地向茅草们劝说平

日节省储蓄的好处。他说得很诚恳动人，可是茅草一直听到后来才说出一句话来：

“积蓄水分固然有好处。可是也要指有东西可以积蓄的人而言。象我们，弟兄多，生

来又穷，喝下的水还不够维持一片又狭又薄的叶子，根本没有挥霍，那里还来的积蓄呢？那

些大橡树一天不倒，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出山的！”

八宝儿们觉得有点格格不相入，只有将满腔的好意收回到肚子里回去了。

下 雨 了

下雨了，真下雨了，雨点儿滴滴沥沥地落在树叶上，草上，泥土上。象一群野孩子在

淴浴，大树小草一概喜欢得挤挤嚷嚷的。叶子一概碧油油了，洗得一粒尘土都没有。

两只黄不老淋得湿漓漓的，塌下两扇翅膀，飞不动。他们抖毛，彼此互啄颈子，等待

着乌云的过去。他们已不再象往天一样地口干得直张嘴。可是这时树底下草地里忽然游行出

一根又黑又亮的乌梢蛇来，他是被刚才的雷声惊醒转来的，吓得雄的一只黄不老长叫一声，

带着他的同伴赶快飞到一枝树丫上。

他们在这一枝树上惊歇下来。侧着眼珠探望那条乌梢蛇。又嗖的一声飞回巢去，看看

四个小宝宝是否安全无恙，小宝宝一身乱毛还盖不住红肉皮，把黄嫩嫩的嘴张开比头颅还大

呀呀的叫唤。

小草儿们全得意的不得了，有水喝了，满头钉的蚜虫也让雨给冲跑了。大家都充满了

活命的希望。拼命用根吸水，用叶子制造养料，来使自己生长高大。

茅草的叶子似乎不再象以前那末地缩得又狭又窄了，也变得绿嫩嫩的，逗引了好些岩

羊来嚼食，岩羊轻轻地咬断一些嫩叶，可是从来不伤小草们的根。只有狗熊最讨厌，吃饱了

总是往草堆里一滚，一个翻身中，几百棵草儿全齐根儿折断。

茅草作得了水分，生活得真起劲，三天里就长高了一寸多。可是他们老是觉得冷，肚

子里水胀，不能很快的制造养料。新的嫩叶虽然抽发出来，可是老是娇嫩的，带着黄色，不

能变得十分深绿。叶面上的气孔虽然已经打开到最大的程度了，但是总不能把茎内的水痛快

的往外排出，他们是因没有受到阳光而病了。

一天，蒲公英看见橡树林下的茅草面色萎黄，叶下凝挂了许多露点。神气很不好。他

千百年来的经验，使他马上看出这是一种致命的病症，然而他想到了茅草的身世，不由的自

己向自己说：

“到底是粗人——没有水喝渴死，有水喝胀死！”

茅草天天只觉得肚子胀，整天懒瘫瘫的。他朝天望望。天也没有了，只有橡树的叶子，

一重压着一重，密得成功一个天幕。幕下黑黝黝的，一丝阳光都没有。他又望望没有被橡树

遮住的弟兄亲友们，一个个快快乐乐，又强健又新鲜，他一天比一天忧郁，终于在一天早晨

慢慢垂下头去，弯下了腰，瘫倒在地上，叶折断了，里头渗出一股黑水，发出开始腐烂的气

味。

他死了，他体内的一切工作都宣告停止，酵母菌糜集到他身上使他的尸体腐烂。蚯蚓

又从他的尸体中穿行而过，使他不再能让人家认出是一棵茅草。他终于成了黑土，就是所谓

的腐植土，腐植土经过雨水浸透而渗下去，恰巧是橡树根的好食料！



就是这样的，橡树吸食这种腐植土，一天比一天长得高大，一天比一天强盛。终于成

了稠密壮茂的橡树，成了山上唯一的壮观！

终于有一天

终于有一天，橡树生长到不能再生长的程度了，叶和叶之间连一丝空隙都找不出，枝

丫和枝丫互相交叉着，分不清那一枝是属于那一棵树的。根在地上盘曲，一股压一股，象大

蛇和小蛇，挤得连泥土都没有了。

蒲公英整天地在称羡和赞扬橡树的伟大和强盛，而橡树自己却因感觉得自己已经渐趋

暮年在窃忧子孙后代的问题。

橡树也结许多的橡实，而且把它们用硬壳和有刺的橡碗保护得很好。在秋天，橡实一

熟，就毕毕剥剥地落个满地，到春天，一棵棵活泼泼的小橡苗，也会生长出来。可是到了夏

天大橡树的浓阴遮住了阳光，于是橡苗也就和其他的小草偿一样都萎黄而死。

黄不老带着他们的儿女出来学飞了，四只小动物用乌溜的眼睛傻气的瞧望这新世界。

他们望望树枝，又看看树叶，偶然瞥见一只小虫，便学着他们父母一样去啄捕。有时碰到的

是臭屁虫，一股恶臭气把他们打退回去，只管摔头打喷嚏。有时天上飞过一只麻雀，他们也

要张开大嘴讨吃。

橡树瞧着小鸟们的情景，不禁又想起自己的后嗣来。自己岁数大了，树干里已经有了

空隙，周身远不如以前少壮时候那么茁实强健，树皮裂口的地方，已经被一些天牛产进卵去，

孵化成许多的幼虫，整天的啃食木质。它们在树皮底下开运河，凿地道。咬食前头的木质，

开辟一条道路；又把消化后的木质从后头排泄出来，堵塞住所走过的旧路，防免敌人的尾追。

幼虫差不多除了吃以外没有旁的行为，一直到长大后长出触须和翅膀变成黑色的天牛。天牛

钻出树皮来，寻配偶，又产卵。

天牛的侵害使老橡树心寒胆憟。他们日夜的为承继他们的后代计算，可是林内的小橡

苗没有一棵能长大起来，他们尽力地看护子孙，把最肥沃的土壤给他们吃，可是没有不是面

黄肌瘦的。因为他们所形成的最高发展的社会组织，已经阻断了他们种族嗣续的机会。

风起来了，他们每一棵都战兢，都寒憟，担心被刮倒，老伴儿们只好大家挤聚在一块

儿，你靠我，我靠你，想维持一时之久。

然而橡树躯干的溃腐终于一天比一天加剧了。天牛爬满了全身，木质里面空隙的多，

就象海绵一般。而且松鼠和果狸都跑来挖洞做巢，钻进钻出，简直和枯木上一般。急得老橡

树多方设法：又想强壮自己，又想求老鹰来把松鼠抓走，又想啄木鸟赶快把这些虫子一气啄

尽。可是一切都是不可挽回，本身的腐溃一天更甚一天，一直到有些空树干连狗熊都能钻进

去，连菌子都在上面排列得一层一层。

就是这末的一天，北方的天空上起了一片灰黑色，可又不是云。天色一会儿阴暗下来，

吓得小鸟儿们直往岩荫处躲藏，静悄悄不敢作声——甚至于那多嘴的画眉。

呼——第一阵风过了，谁都觉得异样的可怕，这不是往昔的风哟！

又是呼——整个山谷都摇动了，把小池里的水都揪上岸来。

狗熊也感到恐怖了，贴了耳朵匆匆回洞去，不敢再在外头闲逛。他躲了一整天，听听

风小了。才敢爬出洞来找东西填他的空肚子。可是当他伸出头来探望时，世界已经变了。

世界已经变了



大树们一概都让风刮了——整个的森林一齐毁灭。橡树齐根儿折断，横躲在地上，树

干空的，木质已经被蛀得糟腐不堪，布满了地蜘蛛的网。侨民的地蜘蛛们受了这样的一种大

惊扰，一个个全都缩藏到洞隙中去，不知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故。

林荫下生活最自以为得其所的秋海棠们，也被倾压死在底下。她们粉红色的遗容，还

挂着一丝悲惨的媚笑。原先爬在高处的槲寄生，也震落在一旁，像一束被人家掷出来的残花。

只有小鸟儿们像发现了什么新富源似的在倒卧的树枝中间跳来跃去，掠捕新，由树心

中逃飞出来的飞虫。

蒲公英也渐渐从惊骇中镇静下来，他定眼看见他素日所一心赞扬的大橡树已经刮倒在

地下，不禁批评似的叹口气说：

“看他们长得那末高大原来是空心的！”

自然界是永远没有休止的。小草们才把惊恐的心放下来，立刻又该自己工作和生长了。

他们现在全能获得充分的阳光，丰富的水分，天天在赶紧制造养料，见一回星星就长高一点

儿。

蒲公英究竟是饱经沧桑，他终天在盘算原先被橡树林占掉的那块地址，他细想着自己

有毛的种子将来如何轻轻地飘落在那片旷场上，在倒卧的树干中间萌芽生根初夏开出金黄色

的花。又如何地在上千年以后，这种和他自己一样的黄花铺满了这片地址，于是自己便成了

山上最强盛的家族。

所以到了夏天种子成熟的时候，他把头上的白发一簇簇地让风吹掉，一直到秃顶。这

不免使他的小妹妹行莨在一旁看忍不住笑，然而他自己却不因为这种狼狈而失去心中的喜

乐，反而想：“他们小姑娘们只知道装扮，懂得什么呢！”

然而在蒲公英满心得意地把种子播散在那片旷场上的以后不久，茅草，野苋菜，毛莨，

益母草和蒿子都结了子了。干燥了的种子，经过秋风一吹，沙沙沙地全落向旷场去。这使蒲

公英在一旁瞧了心中十分焦急，他大声的喊：

“喂！各位哟！那片地里你们的孩子去不得哟！你们忘了大橡树吗？他们一起来，你

们的孩子又会没有阳光晒了，又会长不大了。你们快为儿女找活路罢，何苦一定要向这条死

路钻？”

然而这一些冒险的草子儿似乎没有听见他的劝告，只是沙沙沙地随着风满地溜。一遇

到有泥土的地方，就停脚站住。

蒲公英看看没有人听他的话，只有转过心思来设想自己的种子在明春将如何地迅速萌

芽，飞一般地生长，挤倒那些后来的杂草们的种子。

一回儿秋又过完了。植物落叶的落叶，死的死。满山上的绿色，完全失去踪迹变成地

片片的黄色和红色。松鼠儿们大忙起来，整天奔来奔去，寻找干果收藏进洞，预备过冬的粮

食。小鸟们在枯枝中穿来穿去，没有一点隐蔽，看得分外清楚。狗熊吃一秋天的果子和蜂蜜，

又肥又胖，整天闲游，等待大雪天好进岩洞去长长地休息一个时期。

只有蒲公英的地位最好，岩石靠在背后，避风向阳，眼看大雪掩盖了山谷，才埋头睡

觉。

又 是 春 天

又到了春天了，山上静悄悄的。老蒲公英藉着地势的优美，又是照往年一样最先从春

寒中伸出头来，绿油油的几片叶子，首先逗起了山鸟的叫鸣。

他一醒过来第一件事，便是探望去年的种子。种子全被黑土埋住了，瞧不见。这使老

蒲公英心中充满希望的喜悦。



当天气渐渐变暖的时候，诸葛菜和二月兰又浅紫的颜色点缀了整个山谷。在旷地上，

以前橡林的原址，忽然又透出几点绿色来。再过几天，已经可以辨别出是长长的叶子，边上

破破缺缺的，盖着一层白毛。这使老蒲公英喜得几乎叫出来，这不是他的子孙又是谁的呢？

眼看这些小叶子慢慢长大起来，可是在一天，有一种更多数的小绿点子在地面钻了出

来。他们是如此的稠密，差不多两个点子中间的距离没有超过一寸以上。他们是生长得如此

的迅速，不几天，就遮着小蒲公英们了。这些小绿点子已经不再是点子了，而变成一条一条

的绿色带子。这时候，蒲公英不禁忿然大叫：

“啊！是茅草啊！那里就来了这许多茅草了？该死！他们简直挡住我的眼线了，我的

那些小宝宝们不会被他们挤得闷气吗？啊！啊！可恶的茅草！”

他瞧不见他的子女，其实他的子女们又嫩又绿的叶子，全让茅草又尖又硬的叶子给戳

穿了。

茅草们长得如此的密，连地面都瞧不出来了。茅草们长得如此的强硬，风吹过的时候，

已经会沙沙沙地磨响，望去只是一片纯绿，什么杂草也挤不进去一根。

现在只剩下老蒲公英终日怨骂的日子，一直到有一天，在他们自己的长刀形叶片底下，

尖尖地也有儿根细长的叶子戳了上来。他又忿怒又羞耻，完全失去了往日老迈年高的神气，

大声地骂：

“贱茅草们！你们也懂一点礼吗？你们一万代以前的祖宗，也是我眼瞧他长大的！你

们生下来才几天，也要到我老太岁前来动土？滚！滚！滚！这岩隙我住了已百万年了，难道

是你们贱小子们来得的？”

可是粗莽的茅草们继续为自己的生命奋斗，他们几天就戳穿了老蒲公英的寒土式的叶

子。

又是几天，那岩隙被一片蓬勃的绿色掩盖完了，一直到夏天，还没有看见蒲公英的黄

花伸出来。


